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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梧桐区咖啡馆搬离市中心
如果每天换一家店喝一杯咖啡，

你差不多一个月都走不出 1 公里多
的南昌路。
处在上海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区

域之一———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上
的咖啡馆之卷，肖恩亲身体验过。
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叫谢宇欣，

但在咖啡界，“肖恩”这个名字很有
名气。
他获得过咖啡大赛奖项，曾在咖

啡企业工作过，了解从豆子烘焙到咖
啡研发的一系列流程，也有一定的粉
丝基础。
“那时还没有抖音，我在美拍上

发拉花或探店视频，很多人点赞，有
十几万粉丝呢。”
所以当他和朋友一起盘下3万块

钱房租的门面，开出以各自名字首字
母开头的G.X Coffee时，充满憧憬。
“咖啡师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咖

啡馆。”
咖啡馆有 30 多平方米，是他理

想中咖啡馆的样子———“咖啡师可
以和客人交流，而不是像外卖店那样
流水线工作”。
开业时行业内知名的咖啡师都

来了，生意红火。店里连肖恩共有 5
名咖啡师，每个月的人力和房租成本
是 6万元，但是小店照样能盈利。
第二年就在东昌路开上了分店。
但是……
“换到朱家角这边来，是因为

……你明显感觉到你的业绩在下
滑。”
南昌路上的店面换来换去，最后

大多以咖啡馆的面目出现。
在 2021 年发布的《上海咖啡消

费指数》中，南昌路以每 100 米有
1.79 家咖啡馆的数量，位居上海咖
啡馆密度最高街道第七名。
激烈的竞争分流了客户。
“新店开张时，都会办些优惠活

动，客人会去薅羊毛。薅完一家，又一
家新店开了，又可以薅。虽然到最后，
老客人会再回来，说喝完一圈还是你
家好，但已经掉了一波销量了。”
肖恩非常理解客人们的这种操

作。
以一杯咖啡 25 元来算，如果一

天喝两杯，那么加上租房吃饭社交等
其他成本，需要比较高的收入才能来
支撑。
“那就尽量喝便宜点的吧。对市

中心的白领来说，不是追求品质，而
是上班太困了，需要咖啡因来提
神。”
而东昌路的分店，看上去更是一

次错误的决定。
虽然位处地铁口，有足够多的人

流，但在肖恩看来，“那边的氛围和
浦西不一样。没有人有空坐下来喝，
都是外卖。金融行业外卖招待客户，
总还是爱点大品牌的咖啡，至少不会
出错。”
每个月的营业额堪堪能维持成

本，但不赚钱就是亏钱，因为机器损
耗折旧都是费用。后来他们决定把
店关了。
南昌路的店面恰好有人愿意收

购，他们就趁此机会把店转让。那个
店面后来开了家早 C晚 A的店，但
没多久，也关了，应该没有赚钱。
咖啡馆不好做，是大家都有的共

识。但关了店做什么，肖恩有这样的
想法：“手上如果有钱，可能会二次
创业或者等待时机。”

对他来说，有个他人不太能复制
的时机是当时老婆怀孕了，而且老婆
正好是朱家角人，在当地工作。“丈
母娘希望我过来开店，陪在老婆身
边。”
“开这家店我纠结了很久，因为

朱家角是旅游区，（周）一到（周）五
人流不行的。我一开始是想着要不去
青浦城区开个店，店面都找好了。”
后来朋友给他介绍了现在这个

门面，说有个小院子不错，再加上房
东给了疫情价，是之前店面的三分之
一都不到。
肖恩算了算，每个月做 300 杯，

就能把房租赚出来，于是大胆地租了
下来。
这里确实不是开咖啡馆的良地。

店面在古镇之外，来旅游的人会目不
斜视，朝着放生桥的目标走去。所以
这一排的商业都不旺，之前隔壁开的
便利店也因做不下去而关门。
而以分布密度来看，朱家角乃至

青浦都妥妥在上海咖啡馆荒漠的地
带，这里还没有形成咖啡文化。
但……（又是一个转折）
小店的生意比肖恩预想的好了

太多。
这里虽然只有几家连锁咖啡馆，

是独立咖啡馆荒漠，但却有爱喝咖啡
的人。
旁边有三家银行，工作人员会约

着中午来喝一杯，用一次性杯子，午
休时间过了还没喝完，就带着咖啡
“续”下午的命。

周边居民也有慢慢变成老客人
的人。现在最让肖恩困扰的就是，他
脸盲，记不住那么多脸，只能用热情
的态度来回应，以表示自己知道他们
是老客人。
到了周末，就是游客的天下，来

骑行的，来旅行的，忙起来会把店内
塞满，门口可以晒到太阳的户外椅上
也坐满了人。
“这就是生活。”肖恩感慨说，

“到了这里，我很放松，不会担心这
一天营业额做不出来，也不会担心旁
边的咖啡店影响我。”
他朝九晚五开店，之前开店时间

是 9 点半，现在因为要送女儿去托
班，就提早到 8点半开门了。
“在市区开店会早得多，6点半就

上班了。上班族坐地铁前要买咖啡，得
抓住这一波早高峰。不这么早的话，就
做不出一天的业绩。你不做，自然有别
人会做，那他家的生意肯定比你好。这
个苦你不吃，人家吃了嘛。”
肖恩现在的节奏比在市区慢得

多，以前店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两三
百杯，咖啡师几乎站在操作台前不能
停下。
现在的工作日，即使有老客人，

生意也没有那么忙，他没有请员工，
还能时不时坐下来自己喝咖啡。
“在我的想象中，咖啡馆就是这

样。”

独立咖啡馆占

上海咖啡馆总数的

64%，它们以高度集
中的形式分布在上

海市区。
但即便是全球

咖啡馆最多的城市，
上海依旧有很多“咖
啡荒漠”区。 倒也不
是没有咖啡馆，而是
多为连锁店。

随着市区咖啡

馆密度的进一步上

升，有一些咖啡馆逆
向选择了离开市中

心。
“小伴” 和 “不

右”就是这样的咖啡
馆，在往外搬的过程
里， 客户群变了，老
板的状态也变了。

晨报记者 姜天涯

顾 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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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大华路之前，“不右咖啡”
在长乐路开了四年。
2019年，老板王小海在上海当了

6年咖啡师后，准备开出自己的店。
选址在长乐路，是因为王小海对

这一带比较熟悉。当咖啡师的时候，
她工作的咖啡馆也都在静安、徐汇。
她来的时候，长乐路已有鱼眼、

tutu coffee、Common Ground 等
咖啡馆，有了一定的咖啡气氛。但附
近延庆路和富民路的咖啡馆还不多。
4年里，“巨富长”（巨鹿路、富

民路、 长乐路）已经成为了网红街
区，但“不右”曾在的那一段长乐路，
算是长乐路非常生活化的区域。一
边是面馆，一边是买手店，市井和新
潮并存。
今年 9 月，“不右”搬到大华虎

城的对面，这里也是一个生活区，但
只有市井，没有新潮。
“不右”的背后是大华二村，左

边是千里香馄饨和红烧牛肉面，右边
是驾校。
大华是一个典型的咖啡荒漠区。

从地铁大华三路下来，一路看不到什
么高楼。早上的时候，迎面走来的是拿
着大饼豆浆边吃边走的上班族，和出
来买小菜的老年人，生活气息十足。
在点评上，“不右” 被人称为

“大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独立咖
啡店”。
也有人做出了评价：“没有了时

髦街区的加持，却依旧能显露出这家
咖啡独有的特质，安静、亲和，很惊
喜，很有烟火气息。”
大华不是没有咖啡馆。不右的

对面，从大华路到真华路的街区里有
10 来家咖啡馆，星巴克、瑞幸、
Tims、库迪……都是连锁店。
对王小海来说，搬离长乐路的很

大原因，是房租以及疲惫感。
2019 年开店时房租 2.5 万，

2021 年涨到 2.8 万。等 2023年再签
的时候，房租到了3万档。而大华的
房租只有四分之一。
虽然店从原先的16平方米缩减

了一半，但她不在意。“小对我来说无

所谓，因为我没有期待很多人过来
坐。”事实上，她在大华开店是想做更
多外卖的生意，因为想要休息一阵。

在长乐路的最后一年，她辞去了
2个兼职，一个人看店，异常忙碌。
“最后一年我考虑关店的时候，

就自己一个人做，我想好好守住最后
一段时间。周末爆满也是一个人扛过
来。（那段时间）每天回家哭，因为太
累了，太累了又不赚钱。”
在长乐路的时候，她一周 7天开

店，没有店休。“以前不敢休，一睁眼
1000 多没了。”
到了大华之后，房租压力小了，

现在她固定周一店休。
对她来说，虽然工作还是做咖

啡，但人的状态变了。以前太忙，静不
下心来，现在可以好好研发特调咖
啡，也更换了部分供应商。
“因为房租便宜，我来这里之后

换了一些更好的奶和豆子。搬来这里
之后，我会更有心境去找一些我想换
掉的原材料。”
生活也变得轻松了一些。
她把自己住的房子也租到了大

华，就在店后面的大华二村，每天通
勤几分钟。
以前她都吃外卖，现在她中午吃

隔壁凉皮店的工作餐。
长乐路的店，做咖啡的位置对着

墙壁，现在店铺对面是 5棵树。她可
以看到深秋来临，银杏树一天天变成
金黄。“这就是生活。”
虽然王小海没有预期，但令她没

想到的是，一部分长乐路的熟客还是
跟了过来。
11月 30日周四上午，一位住在

陆家浜路的客人走进店里，她从地铁
站走了近 20 分钟到达后，第一句话
就是“好远”。
来一次比以前花的时间成本更

高，她一次要喝好几杯。“都想喝。奶
茶想带走，要么先喝个热美式，等会
儿喝个咖啡冻。”
4年里积攒的熟客，不管是在杨

浦、虹口、徐汇、浦东，甚至奉贤都还
有人跟着来。区别只是以前一周来一
次，现在可能一个月来一次。
《当喜欢的咖啡馆搬到家附

近》，这是一位老熟客在自己的公众
号的文章标题，她写道：“我开上小
电驴，转三四个弯就能到达。在大众
点评上刷到的时候，简直不能相信自
己的眼睛……陆续来的有老人，有年
轻情侣，也有和我一样带娃的妈妈，
理想中的 15分钟生活圈。”
新的熟客正在培养中，有在附近

上班的，也有大华的居民。
对于一家认真做咖啡而非环境的

店来说，其实开在哪里都一样。
重要的是，“你要培养自己的客

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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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机正对着银杏树，是一个可以看到风景的位置。


